
67

艺术人文与社科前沿 | 第3卷/第27期
Frontiers of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一、当代藏族作家的文学书对文化记忆的阐释1

当代藏族作家群中，无论是母语写作还是汉语创作，

作家们自觉植根于民族文化丰沃的宝藏，坚守本民族的

文化立场。他们以自己的书写保持和唤醒民族的文化记

忆，使那些遗落于历史边缘的记忆重新在自己的笔下结

成了民族成员彼此相连的文化记忆链。其中，降边嘉措、

扎西达娃、阿来、央珍、梅卓、益西单增、次仁罗布、

益西泽仁、达真等当代藏族作家的创作尤具代表性。在

他们的创作中，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更为“深邃、丰富更

具活力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海面下的巨大冰川，他们用细

致入微的方法和极大的耐心、勇气和毅力去钩沉、索隐，

使之浮出集体无意识的海面。”[1]

（一）传统宗教、仪式的文化积淀

藏族宗教传统并非单纯的信仰形态，而是长期嵌入

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重要文化结构。受高原自然环境、

历史生存经验及群体心理积淀影响，祭祀、祈愿、驱邪

等仪式逐渐转化为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维系

族群认同与精神秩序的重要载体。在文学书写中，这类

宗教仪式往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记忆。在《康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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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真将一场土司间的谈判书写得庄严肃穆。“阿旺活佛坐

北朝南，僧众在他的左右一字排开，活佛闭上双眼，摇

响铜铃后诵经声开始，伴随着是蟒号和钹、鼓的吹奏和

敲击声，事先由益西涅巴安排好的桑烟开始飘起。”[2] 这

表明，传统宗教仪式早已超出单一神灵崇拜范畴，而是

沉淀为藏民族理解世界、安顿心灵、维系共同体经验的

重要方式，并成为当代藏族作家建构民族文化记忆的重

要内容。

（二）神话、民间文化的情感依托

神话传说是藏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来源，承载着

族群对于起源、英雄和自然秩序的集体想象，也构成

当代藏族作家追溯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资源。其中，

格萨尔作为藏民族广泛传唱的英雄形象，不仅凝聚着

民族历史记忆，也寄托着人们对力量、正义与拯救精

神的认同。阿来在《格萨尔王》中这一神话任务进行

了重述，通过说唱艺人晋美的流浪去找寻历史发生的

轨迹，既重温了西藏的历史，又展现了藏民族的传统

文化与高原特性。“那时候我还太小，嘴里念着郎卡

扎，脑袋里想象的是故事中讲的一只九头怪，往日听

说唱艺人讲故事，说有一只九头怪住在山间，饥了饿

了就腾到空中，把牧民和牦牛全部吞到肚里。格萨尔

为拯救众生，和它应战，一箭射穿它的心脏，结果了

它的性命。”[3] 在这一过程中，神话不再只是久远传说

的遗存，而成为连接民族情感、文化认同与文学书写

的重要纽带。藏族作家对神话资源的持续开掘，本质

上是在唤醒深层文化记忆，并赋予其当代叙事语境中

的新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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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记忆是探索历史的工具，也是人类文明的生命体验。当代藏族作家群中，大多数作家依然植根于本民

族的文化土壤，在地域、语言、文化等差异与碰撞中，他们一方面承受着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文化体认的失落

与迷茫，另一方面保持和唤醒民族的文化记忆，使那些遗落于历史边缘的记忆重新在笔下结成了民族成员彼此相连

的文化记忆链。他们对本民族的神话传说、风俗信仰、情感体认、审美惯习的文化阐释，意在维护民族的共同记忆，

是文本审美意蕴的延伸与文化记忆的深度契合，是对民族文化记忆传承的忧思，对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与历史记忆的

保存不乏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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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记忆的空间拓展与文学格局的构建

（一）文化记忆的空间建构及文化认同

空间既是物质实体，也是社会变迁与文化记忆的承

载场域。当代藏族作家大多经历了多重生活空间的转换：

从藏区走向国内其他城市，再由国内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地理空间的位移与文化空间的拓展，不仅丰富了他们的

精神经验和文学视野，也加深了其对本民族文化记忆的

回望与认同。他们依托藏族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建构具

有纵深感的空间场域，在民族文化的现代书写中不断梳

理历史、现实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联。

1. 地理空间的位移

“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精神之差异，究其根源，最先还

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

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其生活方式而影响着民族的文

化精神。”当代藏族作家对青藏高原雪山、草原、河流和

村寨的书写，并非停留于地域景观的展示，而是将土地、

人民与历史联系起来，在空间叙述中探寻民族文化的深

层根基。

这片土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印记与精神负荷。阿来

在《大地的阶梯》中写拉萨、大渡河、丹巴、小金川、

马尔康以及嘉绒大地，以宗教和文化的发展轨迹串联地

理空间的转换，使空间移动成为历史记忆展开的路径，

也使藏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变迁获得了具象呈现。梅卓在

《太阳部落》中则借湖泊、河流、月亮、岩洞等藏地意

象，将自然景观、宗教文化与历史经验交织起来，呈现

环境变迁对民族心理与生命体验的持续影响。随着民族

融合和经济一体化推进，传统生活方式不断受到冲击，

而作家们正是通过对地理空间位移的书写，强化了对民

族文化的体认、凝望与传承。

承载了数代人记忆的地理环境，不仅是文学叙述的

重要基础，也是孕育作家思想的文化土壤。当代藏族作

家并未拘囿于藏区封闭的地理边界，而是在空间不断移

动中拓展文学视野，使地理意象与文化认同相互塑造，

进一步凸显了民族文化的感染力与延续性。

2. 文化空间的拓展

当代藏族作家对民族文化记忆的开掘，已不再局限

于单一历史场景的复现，而是将神话记忆、家族记忆与

社会变迁融合进更为开阔的文化空间之中。他们以地理

空间为依托，将民族的过去与现实并置书写，在延展记

忆边界的同时，寻找民族文化延续与认同的内在线索。

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浓缩了近一个世纪

的时空跨度，将民族神话、现实社会、历史变迁与未来

想象交织起来，展现出藏民族精神世界的复杂层次。梅

卓在《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中勾勒了藏族部落变

迁的历史进程，并刻画了人性演化的轨迹：上至千户、

头人以及贵族家庭，下到管家、厨娘、牧民、猎人等多

样的生活样态和生命情韵，他写道“这些人性的残缺和

美好，直抵到了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更具有传达人类

或人性存在的普遍意味。”《月亮营地》中的阿·格旺自私

吝啬、贪图享受，但是他又自然真实；《太阳部落》中的

索白不择手段地获取利益，同时他也一心一意地维护部

落的发展，并且在伊扎创办了汉文学校，这些并不完美

的人物是民族生活的真实写照。阿来在《空山》中以机

村为中心，将碉楼、寺庙、电站、酒吧等不同意义单元

并置于同一空间之中，使有限地域获得了更强的文化穿

透力，也使民族文化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显现出新的

审视维度。

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媒介传播和大众文化冲击，

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表现方式与传承路径。当代藏族

作家所建构的文学空间并非封闭自守，而是在与其他民

族、其他地域持续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展开。他们将目光

投向民族生活的细部，在历史与命运的深层思索中，既

保持了对本民族文化记忆的坚守，也展现出民族文化在

多元语境中的开放性与独特审美经验。

（二）作家的主体性表达与文学格局的构建

1. 藏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困境

中国是拥有 55 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

族在相对集中的聚居环境中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文化传统。

受全球化与现代性进程影响，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价

值观念不断变化，传统文化赖以存续的社会土壤也随之

松动，藏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因此面临被弱化和消解的

现实压力。

首先，是宗教。宗教作为藏民族重要的文化体系，

长期参与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塑造。然而随着现代工业、

科技和信息传播的发展，那些承载宗教传统的自然空间

与历史建筑不断遭受破坏。在《嘉绒曾经的中心：雍忠

拉顶》一文中，阿来提到雍忠拉顶寺旧有的辉煌已难再

现，年轻喇嘛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取向也发生了转变，这

说明宗教不仅在建筑形态上受到冲击，其内在精神结构

与传播方式也已发生变化。那些原本承载历史记忆的宗

教文明，正在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动中面临被淡化和遗忘

的风险。

其次，是语言。语言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

是文化传承最直接的媒介。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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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加快，各民族交往日益频繁，语言接触和融合明

显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使用状况逐渐由单语走向

双语。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受经济和文化交流影响，越

来越多藏族青年主动学习和使用汉语，最终促使汉语在

西藏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宽泛，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语言

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拓展了民族间交流的空间，另一方面

也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功能和文化延续形成了冲击。

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加深，民族文化的外在表象

的轮廓首先模糊起来，继而便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也

在渐变。经济与文化的频繁往来，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生

活方式、居住格局和心理结构，也使传统文化、宗教信

仰及民族认同发生调整。面对文化形态日趋模糊的现实，

重视文化记忆的保存、唤醒与重建，已成为延续民族传

统、维系文化连续性的重要路径。

2. 作家的主体性表达与民族文学格局的构建

当代藏族作家们浸润于丰沃的藏族文化，他们对本

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血亲般的感情，他们本能地接受了

母族文化的滋养，并自觉传承、发扬本族文化。然而，

民族文学格局的构建是复杂的。少数民族文学要想在文

化上获得主体性，并不容易。民族文学格局的构建也不

完全是对民族身份的强化，而应当从“异质同构”的定

位出发，积极反映中华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内在

联系。这就要求当代藏族作家们一方面积极广博地接纳、

吸收异质文化，在与异质文化及情感体验的持续交换过

程中，肯定其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寻更为深层的文

化诉求；另一方面尊重民族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以此来

维持其身份的独特性，在与异质文化互救、互助的交流

中以一种精神分析式的方式，达成良性、平等的文化交

流模式。

阿来对藏族文化的亲近是发自内心的，他自觉传承

着藏族文化，并积极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氛围中，寻

求不同文化的深层交融与发展。《格萨尔王》的书写中，

阿来通过藏民族的活史诗格萨尔，寻找民族文化传承的

线索，并让藏族内部的各个族群取得联盟，构建了一个

具有深厚底蕴的民族精神共同体；《尘埃落定》中，阿来

围绕嘉绒藏区的社会变迁，讲述了嘉绒地区的土司历史，

被誉为“一部藏民族的秘史”；《大地的阶梯》中，阿来

梳理了嘉绒与西藏的历史渊源，找寻民族的文化记忆，

等等。这一系列的作品中阿来触摸民族文化的内核，对

嘉绒文化和西藏文化进行了真挚的表达和叙事。

扎西达娃的作品以强烈的现代意识去探寻西藏人民

的生存历史和存在体验。他作品中的人物贯穿社会各阶

层，有梦想当女演员的少女、摩托女郎、小酒店的姑娘、

旧贵族小姐，还有汽车司机、修理工人、警察以及有犯

罪记录的人等等。通过这些人物，扎西达娃去探寻普通

大众的生存状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骚动的香巴拉》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是扎西达娃用民族寓言式

的书写铭记藏民族的过去与未来，是对藏文化的忧患与

重塑。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藏族文化并非隐喻意义

上的族群文化，扎西达娃在作品中不断地对藏族文化进

行叙述与重构，通过对族群记忆和族群历史的叙述，重

建民族日常生活的合法性与平等性，探索本民族文化与

外来文化的结合点，寻找民族间的认同性与归属感。

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记忆正是在一次又一次

与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接触、碰撞、冲突的过程中，

逐渐凝聚起来并日益丰富成熟的。当代藏族作家们对人

的精神生态的思索与叩问已经穿透民族、地域的限制，

指向了生命的雄伟与文学相融合的普遍性价值时，他们

触及到的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文化语境与普世价值。他们

以敏锐的视角和普世的观照化解了这个独特的民族文化

在全球化冲击下的冲突与悲情，从微观的层面展示了文

化全球化的事实和忧思。由此看来，当代藏族作家们的

创作实际上言说的是民族记忆之上的人类生存寓言。

结语

人类文学的历史既是自我沉醉、自我欣赏的历史，

同时又可以说是自我超越、彼此沟通和认知扩大的历史，

而且越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民族就越是希望在未知的

世界中寻找异样的文化经验（包括文学经验），这是一种

文化的气度，也是一种民族的伟大气象。在现代性构建

过程中，当代藏族作家们自觉保持了对民族文化的觉醒

与拓展，他们对待本民族的文化是客观的。在文学书写

中，他们既会对自己民族的劣根性进行批判，同样也会

对那些压制民族发展的行为表达出忧愤与反思。他们渴

望的不是文化的衰落与损毁，而是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对

话与交融。为此，他们持续地挖掘藏族文化的历史与记

忆，把对家族、民族历史的表达与个体的诉求有机地结

合起来，挖掘了人性的普遍性，民族融合的探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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